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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冬天的鱼

异木棉花开
■潘朝红

每天往返于这条路上，我都有
一种恍惚，那铺排在绿化道里的绯
红云霞，如十里桃花般炫目。我仿
佛跌入了另一个时空，置身于一个
梦幻的春天。

“姹紫嫣红异木棉，满树粉黛
映蓝天。”“美丽的异木棉花，温暖
着整个冬季。”很快，我从朋友圈里
也看到了它们的身影。这种叫做
异木棉的花树，仿佛一夜之间蔓延
到人们的心头。大家纷纷拍下它
的照片，对着它赞美着、感慨着。

异木棉树花开如雪如海，放眼
望去，像一团团粉红粉白的云朵飘
荡在半空。我走近一棵树旁仰头
看，它硕大的花朵又如万颗繁星悬
挂在葱绿的枝叶间。那如彩缎般
细长的花瓣，皱在一起卷着边，在
阳光的照射下，透亮，粉糯，像可口
的云片糕。我边走边陶醉，秀色可
餐，虽然并不能真的摘来它吞下，
但被这样的美和浪漫包裹着，感觉
空气中都荡漾着香甜。

越发对这花儿着了迷。上班
时忙里偷闲查了一下，异木棉花

正名美丽异木棉，别名美人树。
果真是名如其花，如身份优越的
皇家妃子，每一个称呼都显示着
美艳，招摇的底气十足。“花开枝
上明红火，枝摇风中似火燃。艳
丽妍媚独胜雪，犹如火焰舞春
天。”不知哪位文人写下赞美异木
棉花的诗句，可谓把它的美和姿
态表达得一览无余。

我也想去拍异木棉花，想等到
周末，换上漂亮的裙子，背着相机，
去和它来一场亲密接触。可一周
一周，不是工作就是家事，我无暇
分心追逐它。但心里对它的惦念
从没消退，每天从花树旁走过，我
都在心里默念：千万不要那么早
败，你可一定要等我呀！

终于，在上一个周末的寂静午
后，我拿起相机，独自一人来到这
些美人树旁。“美人”依旧容光溢
彩，季节越深，越是娇艳。它们挺
着酒瓶般丰腴绰约的身子，抖散着
一树柔韧的枝干，大朵大朵的花影
影绰绰。有些树一半绿叶、一半粉
花，相互辉映着。有些树简直不管
不顾，全是花，熙熙攘攘，撒泼似
的，开得浓烈又坦诚。

我被这些花的气势镇住了。
百花争艳，它未必会输给谁。但它
不与繁花争春，不与万众占夏。待
千树万花都风光过，它才华丽登
场。它看似孤傲，却藏着海纳百川
的胸襟。它是想在冬天这个万物
萧条的季节，给大地增加些颜色
吧。没想到，一出场，光彩非凡，它
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像是春天。

日光强烈，影子温柔。一阵暖
风吹过，纷纷扬扬的花瓣雨落下，
我徜徉在这粉红的花海里，看得失
了神。“哇！这张好看，还有这张。”
不远处，两个女子站在花树旁对着
手机，兴奋地说着。“快来，给你也
拍几张，就站在这里，和花一起，太
美了！”她们眼神亮晶晶，满脸喜
悦，在异木棉花的映衬下，是那么
动人。我赶紧拿起相机，把这迷人
的烟火人间定格在镜头里。

花开一冬暖倾城，感谢异木棉
花这场浩大的盛开。让我的心浸
润在南国的冬天里，感受着幸福与
温暖。和花一样，只要我们心里装
着明媚，日子就能过得灿烂。不管
是乍暖还寒的春天，还是天寒地冻
的冬天。

南国之冬

■刘凯

“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
在人们的印象或感觉中，严冬似乎
是扼杀一切生命的刽子手，朔风凛
冽，万物凋零，大地沉寂。其实不
然，在冬天的深处，依然有许多鲜
活的生命在无畏地抗击着严寒，彰
显着倔强和不屈。冰层下面的鱼，
便是挑战严冬的精灵。

“溪深难受雪，山冻不流云。”
严冬到来后，北国平原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曾经万紫千红、鸟语花
香、溪水欢唱的世界，顿时喑哑、沉
寂起来，仿佛一切生命都停止了活
动、停止了呼吸。然而，鱼没有。
厚厚的冰层上面，是冰雪的晶莹世
界；而冰层下面，是一方鲜活的天
地：河水欢流，清澈碧透，各种各样
的鱼在深水处、水草间优哉游哉地
嬉戏、追逐，旁若无人且又惬意非
常。似乎它们并不知道季节已经
变换，对冰面之上肃杀萧索的冬天
不闻不问。

大地封冻之后，我经常回到农
村的老家，去村中的深塘看乡亲们
破冰捕鱼：他们用尖利的冰镩子在
厚厚的冰面上扎出一个个圆圆的
冰眼，然后下网捕鱼。我常常趴在
冰眼处俯瞰冰下的世界——更准
确地说，应该是“欣赏”：那一尾尾肥
硕的鱼像一群赶考的举子，熙熙攘
攘地游来游去，黑黑的脊背在水面
上划过一道道弧线，谱成了深冬里
独特的冰下五线谱；肥大的白鲢鼓
着腮帮子悠闲地吐着气泡，瞄见人
影摇动，啪地一甩长尾，箭一般游

进草丛的深处，水花溅起多高！还
有那一团团搅在一起的泥鳅，在靠
近岸边的地方像集会一样滚成“鱼
球”；最调皮的要数鲫鱼，它们是水
下最活跃的分子，忽而东去，忽而
西来，没有片刻的安静，仿佛全身
蕴藏着使不完的活力和激情……

面对着深冬的水下精灵，我觉
得下网抓捕实在是有些残忍：鱼儿
一路奔波，从春到冬，品味和欢享
着生命的快乐。在“万花凋谢鸟影
稀”的季节里，它们没有像花一样
遁去了美丽和鲜艳，没有像鸟一样
隐没了歌声和身影，而是依然无畏
地游动在生命的河流里，这难道不
是一群渴望生命、热爱生活的勇士
吗？对待勇士，我们应该投以景仰
的目光，而不应该投之以网具！

冬闲的时候，我也喜欢去河边
走走，看鱼儿在冰下晒阳。

中午时分，阳光君临冰面。这
时的鱼儿，都会聚拢到靠近岸边的
向阳之地，在透明的冰层下面，噘
着小嘴，享受阳光的抚慰。一些淘
气的孩子会趁机砸冰震鱼——用
铁锤猛击冰面，将冰下晒阳的鱼儿
震昏，然后破冰而取之。从小到
大，我很少做过这事，倒不是因为
我是女孩子，是因为我觉得捕鱼的
过程尽管充满了快乐，但获取这种
快乐不能建立在另一种生命的夭
折甚至牺牲上！更为重要的是，我
对冬天的鱼儿充满了敬意：我敬畏
那些在冰下晒阳的鱼儿，它们渴望
阳光，渴望生活，享受阳光，享受生
活，在渴望与享受中体味生命的幸
福！无论在什么境况下，它们都能
够在心中种下一缕阳光，激活行将
老去的理想和激情，充分享受生命
所赋予的快乐和自由！

■韩卓颖

比起北国，南国的冬，似乎生得更灿烂
温和些。

北国，冬的味道自然是醇厚的。但西北
风一发作，便满身披覆了白雪，一花一草瞬
间褪去鲜丽，天与地的颜色略显寡淡，城市
只余下一片荒芜。

而南国之冬的形、色、声，总让人摸不
着、猜不准。俨如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姿态，或是一种酒过三巡，尚未醉倒，却有三
分醉意，意犹未尽之感，尚以为正处深秋，却
不知早已过了大雪时节，不禁让人疑虑：是
秋，亦是夏，竟非冬？

南方入冬，目之所及皆为半青半黄之
色，途经树下，几片落叶掉进你的帽兜，肩颈
或是头顶。树下的落叶堆涌，呈山丘状，无
人打搅，静谧地从浅秋跨越至凛冬。你纵使
不出门去，凭窗闲眺，天铺展着灰蓝，枝叶吐
着青黄，还有那丝毫不忌惮生人的白鹡鸰，
从乌桕树缝隙间一跃而下，昂首阔步在大理
石上，活像气场全开走台步的摩登女郎。

江南的太阳亦是平和的，阳光上了窗
棂，檐壁，一面墙接着一面墙地摸上去。我
们喜欢在一棵银杏树遮蔽的长椅上，负暄而
坐，阳光从银杏叶中一丝一丝滑下来，掉落
在你的发丝上，充盈阳光的味道，心中那份
焦炙又蓬松的暖意骤然被提起。夏季阳光
毒辣，春秋又多被阴雨打搅，唯有冬日的阳
光，才能酿制出纯真的香味。我们如此珍爱
冬日的阳光，兴许是南方没有暖气的缘故，
大家都搓起双手，抖擞双腿御寒。哪怕待在
朝南的屋子里，也不免洇出一身的湿冷来。
正因如此，最好摘掉屋顶，收起伞具，抛却任
何遮掩，让头顶挨着天顶，互相暖着。

江南的雨，冬日也不缺席，倒也不像春夏
秋三姐妹那般放肆不羁，而是略显收敛和拘
谨。我最不爱落雨，但逢雨天，心比天还要阴
上几分，做事都像这雨懒散又黏腻，好不畅
快。江南的雨总连绵不绝，下起来像闹脾气
的丫头，没完没了。一把伞总不知往哪儿打
才好，细雨斜飞，打湿了周身，一股阴湿的味
道直冲鼻尖，印入心底，忍不住打几个寒噤。

南方的雪是罕景，不似北方，倏忽就能
坐拥一场大雪，那奶白色稠密得令人心生荡
漾。而江南只赏几粒雪子，须静下心来侧耳
细听。你听，那是她们与枝叶、大地之间的
夜间密语，窸窸窣窣作响。南方的雪，只要
肯落，还是别有风味的。杭州的断桥残雪，
每年总有人蹲守下雪的信息，一有苗头，便
兴致盎然地去寻求最佳摄影点，一睹神秘雪
女下凡的姣好面容。中国诗文里，描绘南方
雪景的也不少，煮雪烹茶，围炉夜话，都是文
人们偏爱的缱绻诗意。如熟知的张岱《湖心
亭看雪》一文：“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
上下一白。”悠然迷蒙之境便飘然而出。

南国之冬，多彩有味，想到这，又平添了
几分暖意。

冬季（视觉中国）


